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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 里 诗 苑

折叠的时空（组诗）

李永才（四川）

小市街

雨歇花林。那一艘宋朝的客船

在桃叶渡头，停了多久

谁也说不清

而今，徘徊在沧桑的街巷

于我而言，泸州过河

———绝非小事

忆往昔，一江春水

涌来的商贾，挤斜几排

小青瓦木房子

赤酒流霞哟，流过一片

荔枝树下的人家

———自那条茶盐官道

从宝莲街出走。小市的岁月

已静待千年。梦华散尽

还在静待什么？

临湖亭

他用一壶浊酒，将一生沉浮

醉成窗外的残山剩水

何其有幸。一个从岁月迷局中

转身而去的闲人

仿佛一只鹦鹉

独坐于临湖亭，一叶轻舟

迎贵客。对饮当轩

把内心埋于一幅山水

静寂之外，似有鸟语学舌人言

当晚风吹过时四面芙蓉花开

如流水般幽远，又似月光一样干净

仿佛刹那间，整池莲蓬

都有了清冽之气

苍蝇馆子

简陋的桌面，目光坚定

色调是一份账单。在主人的台历上

翻动着不同的面孔

有的微笑，亲切，是敞亮所需要的

一切都萦绕于此

可以佐证与主人的某种联系

有的沉郁，沮丧，就像一种气候

不必抱怨，也无所谓喜爱

许多主题，似乎都体现为奋斗

或以某种形式存在于事物的表面

如酒瓶上的印迹，手上的痕迹

以及木墩上，岁月撞击的小坑

时间的灰色，并不妨碍世界

变成橙色的秋天

只要维持足够的

———谦卑

秋风送来的就完全可以吃掉，

所有客人的悲欢

包括一个苍蝇馆子的意义

西街的老板娘

岁月像豆腐，被时光切割成

一派水岸的食铺

鳞次栉比，方方正正

而阳光，

斜倚在柜台的一侧，招呼

那些从酒馆门前走过的南腔北调

那些沉重如铅的脚步

停下来，汇聚在一排老槐树下

无须等待，且去林下畅饮

每一个档口，都有落叶预订的椅子

很快，喧嚣远去了

江面上的鱼儿，在白花花地翻动

水声哗啦啦，像

在盘算一天的银币

老茶铺

光与影穿斗的屋檐

青砖灰瓦，归隐于尘世一角

却掩不住，一家茶铺飘出的

百年遗存的烟火味

铁匠铺起落的叮当声

潦草而嘈杂

在阳光倾斜的影子里

住着草鞋和八仙桌

光与影躲进一只取景框

白发、青衫，摇晃一把油纸扇

仿佛一片干净的雪地

飞起一只仙鹤。

犹如时光流过天窗

寂静回到内心。经历了更多的未知

可以省略街巷与村落

让一段金钱板

在原始的斗笠中脆响

光与影站在历史的岔路口

南来北往的茶客

被一条老街，挤进狭窄的马市坝

一个飘摇的居所

不为虚度此生。只为一只茶壶

两盏茶碗。淡泊的日子

在杨柳河上起伏

老茶铺

任凭风雨，沙沙而过

把一只清瘦的小船

停靠在彭家场的老码头

———不见山高月小

只见流水绵长

锦水的局部

锦江总是这样，决绝而任性

一如既往地，将春天分发给平原

一些黄昏，还未及解读

而更多的日子，已不见了踪影

总是如此。有一些小脾气

更有大格局。长久地追逐群楼

白云和呼啸而过的风声

既往多少帆船逝去，就有多少三角梅

在你的窗外重生

我对锦江，始终保持敏感

阳光明媚，野花恣意

清风徐徐，又一片绿柳

被抚得过于舒适

你看，那一些栅栏围起的空间

藤蔓与柳丝相互缠绵

牵牛花的小手，从东墙爬到西墙

看似杂乱无章

实则是一种秩序和自由

望江楼随笔

一枚落日，延于早春的眼神

除了满园修竹是确定的

那些事物，都具有不确定性

望江楼盘腿而坐

在公园门口，享受唐朝诗人的闲愁

岁月无序，静止在一条曲折迂回的长廊

汹涌平复于柔情，如梦中风月

只钟情于一个水码头

所有浮光掠影，都随锦水散去

又何必在意怀里

晚风推开我的窗门

俯仰都是枝叶扶疏的翠影

好像心事重重的楼阁

深陷于一片洪荒，万物的姿色

掩饰于鸟巢

或许正待一轮新月来确认

每一扇天窗

都是欲说还休的言辞

多少光阴，被掷出

落日搀扶一棵老皂角，此消彼长

一只金丝鸟，从皂角树飞落柿子树

翻阅每一张枯叶，如阅读薛涛的残笺

皂角太苦，核桃太硬

唯有羞涩的柿子，可以成为今晚

一枚似是而非的幸福

飞翔在时间
的旷野之上（组诗）

苏首飞（广西）

初夏之蝶

它们翔舞在时间的旷野之上

尽管短暂，但绚烂而恣意

翅膀斑斓，似岁月痕迹

美若时光之眼，窥见

那颗不被定义的心灵

它们追逐夏日蝉鸣与塘面荷香

追逐流岚、雨露与舞蹈的阳光

它们拥有每一个绽放的日子

它们不被围墙之外的车水马龙

与喧嚣都城、远处楼群所定义

它们定义自己的飞翔与存在

在现实的城池，人们奔走在

一场叫生活的赶考。你可曾听见

内心之蝶羽翼轻颤的微歌与召唤

尝试找回那个蝶舞纷飞的午后的

那人，重回诗意的荒原与辽阔

诗人的忧郁

我抵挡不住一首诗的荣耀

决定放下成败得失与浮华

像雨水一样

游走

我开始想念所有遇见和消逝

所有不被读懂的忧伤与孤独

所有绝版的诗

有人半卷掩面，静坐窗前

闪电割开夜晚，照见内心

照亮你坚毅的面庞和忧郁

将一首诗的细节全部抽离

并隐去所有的地理信息

我将情绪的诗句推倒重来

让我明白一切

空如我心

将词里行间的杂念剥离

将自己抽空，谦卑如尘

将相送淡化

将一季花开的芬芳隐藏

有人梦见一地月光

有人站在无边麦地

草木清香是对泥土的感恩

有人在路上遇见了自己

远方的道路把自己拉远

头顶的天空把自己抽空

清风把自己唱得更清亮

虚怀若谷的人可梦见幽兰

空如我心

静默若向晚的微雨轻落

各怀心事

有人提一袋草药，追赶

忧郁的黄昏，以及落英

喧嚣里听不见自己心跳

一场雨低语着路过街面

脚印是傍晚哭湿的雨点

朦胧的远山是春天的面庞

谁的眼在一瓣花后躲闪

夜幕将至，

道路拥堵，谁心急如焚

在天黑前赶下一场约会

找不到洞开的门

草木盛开忧郁

柔弱的那人站成一棵树

细数从身上掉落的季节

沉默的歌谣

你不必耿耿于怀：大城或小城

到哪儿都一样，繁华与喧嚣

已让人失去表达与倾听的耐心

醒着的已醒着，沉睡的还在沉睡

有人在路边歌唱。我只想背负

一些音节，在大地上行走，深入

街头巷尾和讨价还价的菜市场

以及机器人穿梭的工业城

而那位手持灯盏匆匆赶路的人

尽管他一路静默无语，只有风

手中灯盏自会与黑夜顽强对话

时光如溪

我来时晨曦初起，我去时灯火已阑珊

我来时车厢空荡，我去时空荡了车厢

读完一页诗或一个故事，掩卷静默

远处闪烁的城市灯火，温柔或孤傲地

凝视那些欢愉或者疲惫的心灵与回忆

车窗用倒影书写那些语焉不详的故事

身后的依依桥有溪水潺潺流过午后

似时光之溪流逝。我们要坐在岸旁

看鱼翔浅底，静听流水与时间的微语

遇见你就遇见了孤独

忧伤少年从阡陌走来

乡野隐退在身后时光

皱纹是他青年的迷茫

楼群如一片孤独丛林

窗外爱情躲闪的双眸

宛若萤火虫微弱的光亮

遇见你就遇见了孤独

就像夜晚丢失了睡眠

黄昏丢失晚霞的翅膀

清晨丢失唇瓣的露珠

低着头，穿街走巷

舌尖没有小鸟跳跃

词语像流动的乌云

足下的石头疼痛般沉默

远远微光，无边无际

我们不可拒绝一首诗的温暖

一支烛火的光亮，所照耀的

漂泊。城市灯火，所掩藏的

孤独。风中，点亮一盏怀念

你是从

那朵火焰中来。从远远的

海上灯盏中来。无边无际的

微光。彼岸，村庄寂静生长

雨水流经叶片

荔枝林覆盖你的山岗

所有的日子高高挂在枝头

一群青色的果实结满等候

一个人的寂寞。枝繁叶茂

村庄，根须在土地肆意蔓延

闪电穿过幽深的丛林和四季

雨水流经叶片，浇洗目光

潮汐呓语

当鸥鸟鸣唱，飞掠而过

划下窗前幽蓝。落入

你正翻阅的时光诗简

云霞已点燃向晚的海岸线

沿着绵软沙滩奔跑与追寻的人

试图在沙岸种植记忆的脚印

潮汐涨落瞬息带走潮湿的故事

暗夜中的潮汐呓语，像是与

另一个遥远的自己对话……

有人将海的传说储藏于紫砂茶罐

岁月的陶罐易碎，如星点碎裂入海

海水以其辽阔承接星空。就像

星空收藏无数只可照见你的眼眸

如月光澄澈，穿透千年之后的

尘世与往事

温柔的时光
丁海明（山东）

阳光下种植一个梦

愿每一首诗都有人喜欢

愿所有的诗句都拂去沧桑

每一个汉字都消解疲惫

月色下读一读，夜也就亮了

像是一盏明灯

照亮周遭的幽暗，点点流萤

荡漾了温软的岁月

昼眠
王靖翔（浙江）

昨夜三更方入梦，醒来红日已当楼。

帘前燕雀争相语，窗外桐阴翠欲流。

枕上诗书犹未合，茶边烟水自悠悠。

浮生半日从容过，不问人间几度秋。

春咏
高飞（陕西）

暖律催寒去，东风拂野芳。

新芽舒嫩柳，细雨润晴江。

燕舞穿帘影，莺啼绕画梁。

物华皆焕彩，盛世沐晨光。

一年前，我从警校毕业，分配到乡镇
派出所。报到当日，我把崭新的警服反复
熨烫，皮鞋擦得锃亮，满怀憧憬走进所长
办公室。办公桌后，四十多岁、脸膛黝黑的
所长颜军正伏案批阅文件。得知他已是一
名从警二十五年的老民警，我心中顿生敬
意。

入职第一天，所长带着我走遍辖区街
巷，路上语重心长地说道：“大家来自五湖
四海，各有经历与志向，能相聚共事便是
缘分。希望你珍惜这份情谊，和同事们并
肩努力，一起把工作干出样子。”初入警营
的我只觉得所长的话语平实，认真点头应
下，却未曾想到，往后一桩桩经历，让我真
正读懂了这番话的重量。

入警第一周，我迎来首次独立出警。
辖区刘大姐报警，称邻居夜夜高声播放音
响，扰得她心神不宁、难以安睡。我信心满
满上门沟通，开门的壮汉却满脸不耐。我
表明身份、讲明来意后，对方猛地摔上房
门，门板险些碰到我的脸。我窘迫又委屈，
悻悻回到所里汇报情况。

所长没有批评我，接连问我是否与对
方深入交流、是否弄清对方扰民的缘由。
我一时语塞。随后他陪我再次上门，全程
没有提及投诉，只是耐心和壮汉闲谈。一
番交谈后才知晓，对方刚经历离婚，独居的他夜夜失
眠，只能靠音乐排解愁绪。

所长拍了拍他的肩膀轻声劝解：“日子总要向前
看，别亏待自己。想听音乐可以把音量调小，楼下大姐
身体不好，经不起吵闹。”壮汉心有所悟，当即把音响搬
进卧室。返程路上，所长叮嘱我：“基层警务从不是非黑
即白，我们面对的往往是身陷难处的普通人。很多时
候，我们的职责不只是约束，更是伸手拉人一把。”我将
这番教诲默默记在心底。

基层调解的琐碎，很快又给我上了一课。辖区一家
面馆和一家馄饨店，因门前占道问题争执两年，多次报
警处理。这天两家再起冲突，我和同事连忙上前劝架，
来回奔走八趟，说得口干舌燥，双方依旧互不相让。心
力交瘁的我萌生退意，向所长提议让双方走司法程序。

所长并未动怒，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泛黄的调解协

议。原来这场纠纷由来已久，两年间他先后
上门调解十余次，也只能暂时平息矛盾。
“你觉得跑八趟就很多了？”所长缓缓说道，
“所有成绩都是靠一次次奔波、一遍遍坚持
换来的。如今他们虽有口角，却不再大打出
手，这就是进步。你多跑一趟，和解的希望
就多一分。”

重拾信心后，我又接连上门五次。第十
三次调解时，两家终于各退一步，划定地
界、签下协议。面馆老板特意端来一碗热面
道谢，捧着热气腾腾的牛肉面，我心里满是
温暖，也体会到基层工作独有的成就感。

让我真正完成蜕变的，是去年寒冬的
一个深夜。凌晨两点，报警电话急促响起：
一名七岁男童走失，家人在零下五度的寒
风中寻找两小时仍一无所获。所长立刻组
织全所人员紧急搜寻，我和队友沿着河岸
摸排，手电光束划破夜幕，凛冽寒风中冻得
双脚发麻。四十分钟后，我们在公园假山后
找到了蜷缩在地上的孩子。他浑身发抖、嘴
唇发紫，连话都说不完整。我急忙脱下大衣
裹住孩子，抱着他奔向警车。

车内暖意渐起，孩子小声念叨着冷，我
的眼眶瞬间湿润。将孩子平安送回家，焦急
的母亲激动得跪地致谢。凌晨四点，我们回
到派出所，所长仍在值班室等候，递来一杯

热茶为我驱寒。“岗位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之分。你
今夜救下孩子，这份功劳同样珍贵。用心对待每一件小
事，就是坚守初心。”所长的话，让我内心愈发坚定。

不久后，所长接到调令即将离任。临行前，他把一
本泛黄的笔记本赠予我，扉页上写着一行字：“铁变成
钢，需要火，需要时间，也需要一起淬火的人。”捧着这
份特殊的礼物，我眼眶发烫。

我站在派出所院内，目送所长的背影消失在晨光
里。低头望向身上的藏蓝警服，初次出警的窘迫、反复
调解的坚持、寒夜救人的动容，一幕幕在脑海中浮现。
从懵懂的警校毕业生，到慢慢读懂基层警魂，是所长为
我引路。

漫漫从警路，谆谆教诲犹在耳畔。我会坚守初心，
带着这份期许与担当，在藏蓝征途上稳步前行，不负这
身警服，不负心中热爱。

整理母亲遗物的那个午后，房
间静得仿佛能听见尘埃缓缓飘落。
我久久凝望着屋角那台老旧缝纫
机，机身斑驳锈蚀，早已褪去往日
光泽。几番不舍纠结，最终还是将
它当作废品处理。

缝纫机被搬走了，可它陪伴母
亲走过的五十载光阴，针脚里藏着
的人间烟火、温柔与坚韧，却深深
烙在我心底，每每回想，暖意依旧。

母亲与这台缝纫机的缘分，始
于父母前往白石山钨矿谋生的岁
月。矿区宿舍狭小局促，摆下床与
餐桌便再无多余空间。可自幼擅长
女红的母亲，执意添了这台机器。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它一物多用，
既能缝补全家衣衫，闲暇时又能当
作书桌，为清苦单调的矿区生活添
了几分温情。

身为教师的母亲本就忙碌，缝
纫机更是成了她生活里不可或缺
的伙伴。白日在此伏案备课，邻里
有难时，这里又成了她助人的小小
天地。矿区工人常年下井劳作，衣
物极易磨损，谁家孩子、工友衣衫
破了，母亲总会主动帮忙缝补、浆
洗。后来她潜心钻研裁剪制衣，手
艺愈发精湛，善良热心的美名，渐
渐在矿区传开。一针一线，缝补的
是破旧衣衫，维系的是邻里间质朴
温热的情谊。乡亲们时常送来自家
种的瓜果蔬菜，一来一往，清贫的
日子也满是烟火暖意。

那些安稳平凡的岁月，总伴着
缝纫机的声响。父亲也曾伏在机台
上绘制工程图纸，方寸机台，笔墨
相伴，藏着一家人最简单的幸福。
每到年关，父母总会带着我们挑选
布料。除夕夜里，暖黄灯光下，母亲
踩着踏板赶制新衣。大年初一，我
和弟弟们穿着崭新合身的衣裳走

亲访友，满心都是欢喜与骄傲。这
份童年独有的美好，数十年过去，
依旧清晰如初。

后来全家迁居黄石，路途遥
远，许多旧物都无奈舍弃，唯有这台
缝纫机，母亲一路小心搬运，带在了
身边。新家有了专门的书房，父亲却
依旧习惯在熟悉的机台上绘图。只
是住进城市高楼，邻里往来渐少，很
少有人登门求助缝补衣物。

即便如此，母亲依旧常常买布，
亲手为家人缝制衣裳。可长大的我
们偏爱商场成衣，渐渐少了儿时穿
上新衣的雀跃。母亲眼底总会掠过
一丝落寞。我读懂了她的心思，每次
回家，总会特意穿上她缝制的衣物，
想让她知道，她倾注在针线里的爱
意，我们一直好好珍惜。

岁月流转，父亲离世，老宅拆
迁，母亲搬去了小区小屋。几番精
简家具，这台缝纫机依旧被她带在
身旁。本以为日子会就此安稳，病
魔却悄然袭来，从此母亲常年与病
痛为伴。

往日不停运转的缝纫机慢慢沉
寂，机身锈迹渐生，踩动时也时常卡
顿，一如母亲日渐衰弱的身体，穿针
引线都变得吃力。可她生性坚韧，从
未向病痛低头。她四处搜集医书，日
日坐在缝纫机旁研读琢磨，凭着这
份坚持摸清自身病情，从容对抗病
痛，连主治医生都为之赞叹。

晚年的缝纫机，成了母亲的精
神归宿。记忆衰退后，她便在机台
上摆放纸笔记事，案头常置医书、
歌本，书香与曲韵陪她度日。她在

本子上写下“我命由我不由天”，短
短七字，道尽半生柔韧、向阳而生
的风骨。母亲喜静，平日三餐简单
清淡，常把碗筷轻轻放在机台上，
独自安然进食。家人团聚时，便在
机台上架起圆桌，一家人围坐闲
谈、共享饭菜，老旧的机器，静静见
证每一段团圆时光。

这样清宁的日子，一晃又是十
余年。最后一次探母，我为她炖了
鱼头豆腐汤，看着她慢慢吃下，心
中满是宽慰。不曾想离别没多久，
母亲便骤然入院，再也没能回到这
间盛满回忆的小屋。临终前，她特
意叮嘱，家中重要物件与未尽之
言，都收在缝纫机的抽屉里。

母亲终究还是走了，小屋自此
冷清。如今缝纫机也已离去。旧物
虽散，时光向前，可深沉的母爱，永
远不曾消散。

五十载朝夕相伴，这台缝纫机
织就了母亲温柔的半生，也淬炼出
她坚韧的品格。这份爱早已融入我
的血脉，每每念起，心中便又暖又
湿。写下这些细碎往事，不为追忆
过往浮华，只为铭记一台旧机器承
载的岁月，铭记母亲平凡而伟大的
一生。愿这份绵长母爱，岁岁相伴，
永世不忘。

旧机 母爱
刘力（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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